
文 宁

家里养了几十盆花草，有
客人来，总要引着展示一番。

喜欢花草的， 能立即叫出
“蝴蝶兰”“马蹄莲”， 更多的分
不清 “绿萝 ”与 “豆瓣绿 ”的不
同，看不出“金鱼吊兰”与“冷水
花”有啥不一样，出于礼貌会夸
一句“你家的花可真多！ ”好奇
的，会追问一句：“这个‘五彩千
年木’开不开花？ ”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 作家张晓风讲过一个
场景：五月，“极白、极矜持”的
桐花满山遍野， 每一块石头都
因花罩而极尽温柔， 强大的美
有时令人虚脱。 而当地一农妇
对此却视而不见，且颇为诧异，
“哪有花？ ”

作者看来，“花是树的一部
分，树是山林地的一部分，山林
地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是浑
然大化的一部分。她（农妇）与花
可以像山与云，相亲相融而不相
知。 ”好一个“相亲相融而不相
知”，正可谓“南邻北舍牡丹开，

年少寻芳日几回。 唯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 ”
喜欢花花草草的，自然女士居多。 席慕蓉在其诗作中，

会化身一朵荷花，讲述着女性最隐秘的情感———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多希望/你能看见现在的我/

风霜还不曾来侵蚀/秋雨还未滴落/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
去/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现在/正是/最美丽的时刻/重
门却已深锁/在芬芳的笑靥之后/谁人知我莲的心事。 ”

作家舒婷在随笔中甚至不掩矫情地自言自语：“我的前
生，我们的前生可能是一株栀子花或水杉么？ ”她对家乡的
榕树、三角梅、木棉的描述，满满的都是对家乡的款款深情、
对生活的无限眷爱。

贪恋花草的男士也是有的， 清代散文家沈复算一个。
《浮生六记》“闲情记趣”卷，尽显作者精于盆景和园林的艺
术修养———“及长，爱花成癖，喜剪盆树……花以兰为最，取
其幽香韵致也， 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次取杜
鹃，虽无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文中对器皿与花材的匹
配，对花木的修剪与品鉴，在今天看来，也算行家里手了。

在“迷恋植物芳名”的舒婷眼中，植物的名字体现了人
类的观感、文明、智慧，充满想象力，“例如舞女兰、蛇目菊、
灯笼花，因为它们的花貌像舞女，像毒艳媚人的蛇眼，像倒
挂透红的灯笼。火鹤花是缩小版振翅欲飞的火鹤鸟，或者说
火鹤鸟是放大的休憩凝立的火鹤花。 ”还有的花名“有时却
是音乐：悬铃木、喇叭花，约钟柳；有时是唐宋辞赋：剪夏罗、
美女樱、唐菖蒲；有时是乡间民谣：牵牛、落新妇、荷包牡丹、
打破碗碗花；有时是异域舞姬：波斯菊、东瀛珊瑚、地中海蓝
钟花……”

只是，这些芳名在如今的花卉市场上，越来越难得听
到了。

好好的“白鹤芋”，多形象的名字，市场上叫卖，肯定会
被换成讨喜的“一帆风顺”。 类似的“步步高升”“鸿运当头”
“幸福树”“发财树”之类的名字，被写在一张张红纸上，挂在
花枝上招摇，一幅紧巴结主顾的样子。

曾买回家一盆“幸福树”，上网查了查，才知道她原来叫
“菜豆树”或“豆角树”或“牛尾树”，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叫法，都带着田间地头的气息。 这也怪不得摊贩，如果卖花
只是个营生，那么卖“夏威夷竹”或“山茶花”，跟卖土豆或拖
布，没啥大的区别。

摆弄花花草草，或许是图个怡情养性，或许还不止。 就
像每次读到那经典的诗句“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总忍不
住一种冲动———想抱一抱这美好的日子， 哪怕几分钟前还
在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琐事而愁眉不展。

花花草草给人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一种不息的生
命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渴望。 就像泰戈尔《飞鸟集》中的诗
句：小花绽放出蓓蕾，高喊着：“亲爱的世界啊，请不要凋
零。 ”上帝对于庞大的王国逐渐心生厌恶，但从不厌恶那小
小的花朵。

“树在。 山在。 大地在。 岁月在。 我在。 你还要怎样更
好的世界？ ”一位作家的话说得真好，借此收尾。

文化·家园2018年11月5日 星期一
http : / / www ．workercn ． cn6 责任编辑：周 倩

新闻热线：（010）84151649
E-mail:grrbwhwx@sina.com

花
儿
在
，岁
月
在

王太生

林洪的食堂，人多去了。 或者说，好多人是冲着
林洪的食堂而去。

这位大宋进士开办的食堂，去的往往都是文人，
也有附庸风雅的人。

林洪的食堂里都是些蔬食，喜欢他的人，是一群
素食主义者，他的那些菜，一派清川田园风光。

都有哪些菜？ 酥琼叶、苍耳饭、蟹酿橙、槐叶淘、
拨霞供……印象较深的有一碟酥琼叶， 林洪吩咐厨
子，把琼叶蒸饼薄薄地切成片，涂上蜂蜜或油，再用
火烤，口感大概是脆，味道清香偏甜，这种小煎饼，在
城里吃不到。

人到了一定年龄， 有了生活积累， 才能猜度古
人。 那本叫《山家清供》的菜谱，是自己留给自己，写
着玩的。 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在山中，找了一家小酒
馆，想到靠山吃山，点了林洪食堂里常有的几个菜，
那个服务员摇摇头：这个真的没有。

林洪是林逋的后代，都说林逋梅妻鹤子，其实林
逋是有过妻室的，不然林洪从何而来？总不能从石头

缝里蹦出来吧。
林洪的食堂很出名，当然是文人圈里出名，普通

人没有看过他的菜谱，也不知道林洪的食堂。 比如，
几个福建人，卖石头的，都是林洪老家那一带出来闯
江湖，做生意的，算得上是隔代老乡，坐在店铺里聊
天喝茶，他们说，不知道林洪的山家菜。

林洪的食堂里没有小龙虾， 蒜泥的， 还是麻辣
的，一律没有。 林洪菜中保留食材的原味，不会掩人
耳目，隐藏什么，遮盖什么，让某种味道抑制，某种味
道升华，去迎合一部分的人，山之外的人。

食堂，说白了就是个餐厅，供应饭食，茶水饮料
的地方。 旧时寺院或公堂中有之。

一拨人，中午在会食之所就餐。 这个在晋代法
显《佛国记》中早有记述：“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
第而坐。 ”意思说得明白，就餐前，顿衣洗手，缄默
不言。 进食时，坐在食堂里，面对一盘饭菜，正襟危
坐，咀嚼含英，表情肃穆，以示对食物的敬重。 哪像
现在大酒店里人来人往 ，娱乐八卦 ，声色犬马 ，众
语喧哗。

古人推崇书法“三味”：一味形美，二味神美，三
味情美。

还推崇读书品“三味”：“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
如肴馔 ，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 。 ”读经书 ，如吃米
面；读典籍，如食佳肴；读诸子百家，尝到好佐料中
的妙味。

我觉得林洪的食堂也有“三味”。
一味清。 有草木清气，这些清气，是草木本身的

味道，青涩、清香，都在菜中保留，他保留的是草木味
道，山的味道，其实就是民间的味道。

一味淡。菜浓伤脾胃，味重原来的气息都被俘掠
了，林洪菜中保留食材的色泽，创造菜的意境，既不
拔高，也不把原先的贬损，味淡有大味。

一味甜。 用作形容词或动词，多用于形容词，表
示味道，也比喻美好的心理感觉。总想起温馨和愉悦
的事，让人心里美，想到开心过往，心情大好。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食堂。物以类聚，人以口味
分。 林洪的食堂里，坐在一起的，都是气味和口味相
投的人。

古人留给后代的遗产， 没有田亩房产， 古玩字
画，金银钱财，可以留些其他什么？

林洪写了一本菜谱，他老家的后人，如果用他
留下的遗产 ，开一个山中农家乐 ，店名就叫 “林洪

食堂”。
一个人，没有多大的思想留世，就留几个菜。 几个

菜中，有一两个，或许还对了今人的胃口。
除了林洪，清代嘉兴医家顾仲《养小录》、文人袁枚

《随园食单》、扬州盐商童岳荐《调鼎集》，都给后人留了
几个菜。

菜谱也是文章，一个人写的另一种妙味文章，他不
但强调吃，还强调过程，推崇生活态度和生活哲学。

几个菜中，有这个人的爱好、修养、情趣、口味和
脾气。

人有人品，菜有菜境；人如菜，菜如人。

林洪的食堂

燕山樵夫

北作檄
吾家有孙名北，岁至一周。 北有二习：一为扒袜以

自娱，二为食毕拭唇即哭，误以未饱而撤食乃长者虐之
也。 一日，北一足裹一足跣，于童椅上就餐。 餐罄拭口，
旋即大哭，心之怒曰：有食无续者为饥，有衣跣足者为
寒，此乃饥寒交迫者也，岂非世之所云“旧社会”乎！ 北
遂将此作檄昭示各地儿童：幼无所抚，安得老有所养！
众儿闻后哗然。

画对诗
吾家孙女大欢，时值三岁有半。 一日晚，全家聚于

桌前。欢母于欢之手账当日页上画有一幕嫩芽垂柳。欢
父谓欢曰：“此画可对何诗？”欢脱口而出：“碧玉妆成一
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
剪刀。 ”其父又云：“如之上再加一轮明月，又应何诗？ ”
欢略加思索，答曰：“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
梢头，人约黄昏后。 ”阖家掌声四起。 欢意甚惬。

一欢焉驭百车
丙申盛夏，昌黎海滨驿馆。 欢因玩具被北所夺，恼

而欲打北。阿姨护北，欢转怒以向阿姨。欢姥见状，急阻
欢并以训诫。 欢继而迁怒于姥，不依不饶。 姥爷揽欢于
侧，导以数语，欢大悟，言以善待所有人。姥爷问：“何以
为之？ ”欢曰：“吾长大后，购百车，由吾驭之载众出游，
并购佳肴以飨。”言罢自忖有误：“非也。欢只一，一欢焉
驭百车？莫如购一车设百座，方可成行。”姥爷听罢畅怀
大笑，赞欢意之佳、思之周。 欢大喜，遂雀跃于堂。

食言大信
是年圣诞节之晚餐前， 欢于室内骑耍大气球，球

滚，人翻，自以为乐焉。 长辈劝止，欢难舍其趣，依然故
我。 欢姥见劝未果，唬之曰：“尔不从，若摔伤，吾等不
管！”欢闻后忿而起身：“哼！尔等年迈之后，吾亦不管！”

餐后，姥爷见室外天气尚可，依习欲下楼漫步。 众
人齐曰：“不可！有霾伤身。”姥爷执意出门，欢急冲前阻
止，并导之曰：“可于屋内行走以代。 ”遂牵姥爷手于厅
内绕圈而行。 北及姥亦鱼贯相随也。

姥爷明知室外非霾而无碍然改初衷，乃大福也；欢
餐前曰之“不管”而食其言，乃大信也。

勇也量也
丁酉大年初六，欢北于室内玩耍,各取其乐焉。 欢

仍跨大气球跳跃行进，喜不自禁，呼笑不已。 恰至北身
后，随手拍其背。北大惊，误以歹人偷袭，遂施上仙所授
之绝技，转身反击，先发利齿功，继用鹰爪术。 顷刻，欢
之小臂现青紫牙痕，面部几处皮破血出，旋由大笑变大
哭。大人斥北，北亦大哭。哭后小解，溺于尿杯。欢止哭，
取北尿杯涮洗，又以自用盥巾拭之。 众人皆赞。

此一幕也，北显其大勇，欢示其大量。勇者不惧，误
伤其姊；量者有容，有容乃大。

烟兮酒兮
姥爷嗜烟，姥姥甚虑，屡劝未果。丙申年初，姥姥使

大欢出面。欢领命至姥爷室，摆二凳，请姥爷坐高凳，自
坐对面矮凳。 坐定，正色曰：“姥爷，姥爷，少抽烟，多喝
酒。 ”得此语，姥爷暗喜。

此后，姥爷烟未减，酒见长。姥姥复加一虑。丁酉年
夏，又推小北劝控。 北遵嘱，俟机为之。 一日晚餐，北见
姥爷于餐桌饮酒，迅即攀上姥爷餐椅，凑近酒杯，大呼：
“酒香！ ”姥爷欣然，姥姥无语。

心语
丁酉初秋，周末午餐。北抢欢椅受阻，继袭其姊。北

之父母、小姨遂罢其餐，将其带至厅隅，分别训诫，导其
认错。阿姨见状不忍，上楼暂避。北僵持许久，上楼向阿
姨倾诉：“小姨令吾立，田菁令吾坐，谢维令吾蹲，轮番
攻击。 ”阿姨抚之曰：“认错否？ ”北答之曰：“未曾。 ”阿
姨无奈。 及至北午觉前，阿姨恐其饥，沏奶以飨。 食毕，
北母谓之曰：“适才错否？ ”北悄声语：“错也。 ”“改耶？ ”
“改也。 ”乃入睡。

次日，姥爷姥姥归，闻说此事。 姥爷谓之欢曰：“伤
否？ ”欢坦然答曰：“未伤。 ”姥爷继问北：“知错否？ ”北
假藉专注电视动画片，未应，然向姥爷身边靠一层。 姥
爷又问，北又向姥爷倚一分。此时，姥爷已闻北之心语：
“在下知过矣。 大丈夫自有颜面，何其相逼太甚！ ”姥爷
微笑，将北揽于怀中。

吴丽蓉

走出图书馆，我去取自行车。 搞半天搞不出来，
车被卡住了，着急。 我们学校面积巨大，自行车超级
多。每天上课下课期间的高峰路段都很拥堵，出了教
学楼、食堂经常要找车找上一会儿，而取车时一个不
小心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一片的事儿也时有发生。

我奋力地试图抽出我的自行车， 又眼看着左边
一整排车都要倒了。要是那些车都倒了，那我得扶到
什么时候？ 浪费时间不说，场面还那么尴尬！ 指望过
往的同学帮忙？当然可以，但这指望却完全不是理所
当然。同学们的时间多么珍贵啊，为了得到好的前程
或者实现理想，大家奔忙于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
总是行色匆匆。我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浪费别人的
时间使我感到抱歉。

我几乎叫出来，准备自认倒霉。 然而，就在那一
分那一秒！ 我看见有一双手，伸了过来，替我扶住所
有将倒的车，然后帮忙把我的车取了出来。他一句话
也没说，很快就骑车走了。 我骑上自行车，感觉好轻
盈。 天哪！ 今天天气可真好！ 世界变得柔软，同学们
都好可爱，我想对所有人露出笑脸。 已经好几年了，
我仍记得那双手。

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时间也越来越珍贵。人

们不愿意花上哪怕一丁点时间去多管闲事， 人们说
社会变得更加冷漠。 后来我发现，珍贵的，也不只是
时间而已。在花莲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怀着辘辘饥
肠向夜市走去，准备大吃一通。 还没走到夜市，我们
便被路边一个围满了人的小摊档吸引过去。 听口音
感觉排队的都是本地人，这种必定好吃！

这个小摊售卖各种卤味， 油亮亮的食物摆满台
面，它们需要再过油炸一遍方可食用。老板娘戴着口
罩，炸、切、装袋，一个人麻利地做着所有的活计。 人
们围着摊位，安静地看着老板娘，安静地等待。 我和
朋友讨论着挑选食物。 “那个是鸡皮”“那个是鸭肠”
“这个很好吃哦”……见我们一副游客模样，排队的
几个人开始小声地、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每一样食物。

朋友想点一种方块糕状物，我问身边的一个女
孩那是什么。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那个是猪
血糕。 ”见我一下子没听明白，她小心翼翼地补充
道：“就是用猪的血和米一起做的，不知道你们会不
会吃……”想来她生怕因提到“猪血”而冒犯我们。
朋友想吃，但因为点的东西够多而作罢。 在一旁等
待时，一个拿到食物的女孩递给我两根竹签。 “你们
刚才没点到，可以尝一下。”她说。原来她递给我的是
切成小块的猪血糕！ 那被评为“全球最怪食物”的猪
血糕的味道早已忘记， 可是那个晚上围在小摊档前
的记忆却长留我心。

最近的一次久久不能忘怀， 来自一个幼小的女
孩。 马上要坐高铁去潍坊，身份证却不在身边。 我需
要补办一个临时身份证，时间不多了，来不及去派出
所，于是生平第一次打 110 求助。 到了车站，办好临
时身份证，去另一个窗口取票。 “你订单号多少？ ”我
掏出手机查订单，屏幕却怎么也按不动，手机居然这
时候坏了！ 幸好报身份证号也能取到票。

不光手机坏了，耳机、电脑、书通通忘了带，没有
身份证到时入住酒店也是麻烦事。我坐下来啃鸭脖，
把舌头啃破了， 那酸爽……这就是传说中的水逆即
诸事不顺吧。

上了火车。 我坐在过道边上，与我相邻的两个位
子上坐了一家四口。两个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三
四岁，她们长得像极了，眼睛、脸蛋都圆鼓鼓的。 吵闹
自然少不了，“妈妈， 那是什么”“爸爸， 我要拉臭臭”
……虽然我并不对孩子过敏，但是今天好累，只想闭
目休息，心想，小朋友，你们吵得阿姨我脑壳疼。

我一直闭眼做睡觉状。也不知过了多久，挨着我
的这个小的，蹲在她爸爸脚下。 然后，我发现她偷偷
摸了摸我的鞋带……我眯着眼睛，偷看她在干吗。她
大概以为我睡着了。只见她站了起来，用小手划来划
去地玩儿， 还装作不经意间蹭蹭我的裤子……我听
见她妈妈说，不要碰阿姨。 但是隔了一会儿，她又装
作不经意地蹭蹭我。她好像很想与我亲近。我一动不
动，竟睡得很香。 等他们到济南下车了，我便再也睡
不着了。

那些小小的瞬间， 是无论何时想起来， 都感觉
到，一阵温柔的风吹过。 我知道，我与那陌生人的缘
分，没有到此为止。 我接过你的玫瑰，芳香永存。

陌生人的温柔

欧 阳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样的意境不知道得有多安静，以我这种山里娃

有限的想象，大概就是鸟眠风静的夜晚，耳膜被十里
之外的山泉奏鸣轻轻击打那样的寂静了……不知道
寒山寺还有没有这样的幽静。

夜来继续无眠，从酒店往东步行，没多远似乎就
是城市的边界，过了一条小河，马路两边就是草地，应
该是尚未开挖的工地，紧邻的不远处，朦胧月光下，眼
中全是在建的高楼， 凌晨时分的马路基本上没有车，
安静得让我想到寒山寺。

苏州 30 多年前就来过，走马观花踩踏过拙政园、
留园、 狮子林等园林的土地。坦白说，对这些文人装置
我不太以为然，尤其是小家子气的人设园林，总觉得
有些病态。 太湖的吸引力也不大，倒是对寒山寺有些
向往，想象中应该是和大自然交融一体的，结果是没
有成行，只得留作念想了。 当然，那个时候脑子里还有
江南水乡那种画面勾勒的河道，可惜水道虽有稀疏残
存，水质却让人不爽，要让我这个山溪清流霸占记忆
的家伙评价，那必然是污浊不堪———这事儿好像民国
的时候就已如此，费孝通老先生年轻的时候就念叨过
（好像他说过，记不确切了）。 比较起来，反而是对苏州
老式的街道和民居多有亲切的感觉。

今年 10月过半，又行苏州，想着被现代楼宇麻木久
了， 终于可以洗洗眼神、 倒腾一下脑壳里的硬盘存储
了———未知那些狭窄街巷两边的低矮瓦房是否还安好。

没想到人落在了现代化的苏州新区，包括酒店，周
围全是高楼大厦，估计应该是苏州的 CBD或是金融中
心，视野所见，皆是林立的各家银行，全是几十层的钢
架构玻璃房，相互攀比着光鲜亮丽，日光下众多楼宇泛
着耀眼的光芒，辉映交织成光污染，水银泻地般无处不
在，直把地面上的我晃得忘记高楼的压抑。 以前呐，我
老觉得山西的票号财主很土，看着这些富丽堂皇、模样
都差不多的银楼，心里一下冒出穷酸文人的自豪感来：
别看支撑着奢侈的服饰，大多数财主其实都不够洋气。
这当然怪不得他们， 他们习惯于单一的审美———以前
是银子和银票，现在是钞票和数字符号。

其实，我的失望主要还是因为老想着自己虚构的
苏州，结果看见这些任何一个城市都不缺的玻璃钢筋
装置，人有点迷糊了。

人在苏州，却完全感觉不到“江南”，不知道这算不
算现代性的困扰，或者说，我身处的金融区域本身就是
对旧时代的“脱域”，是环境绵延链条的断裂，连看起来
属于自然模态的花草树木都是人为的安排。 兴许安东
尼·古登斯所说的“脱域”，应当就有点这种意思了：所谓
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穿越时空脱离开来———苏
州的新区和老城完全没有时序发展中衔接的链扣。

好在老城的很多街区， 据闻保护得还是相当完

好，这让我滋生出再睹的心动。
上了出租车，老司机范式的驾驶员得知我去过园

林后，推荐了一个新的旅游场所，用他的话说，那些园
林和“保护”起来的街道只是出于旅游的目的，既然去
过，那就没啥好看的了。 新“名胜”我自是不会去，老司
机又不愿意去老街道，末了只好自己一人沿着银行的
高楼溜达着回酒店，想着问问路坐地铁去。

在酒店边上的地下商业区，问了一位老者，意外的
是他也不建议去。 为什么呢？ 那可是文化啊。 “什么文
化啊，房子、石头有什么文化？要有人，有从前的生活才
是文化，现在都是旅游赚钱，除了房子不一样，其他和
这里没什么区别。 ”他的话让我想到北京的南锣鼓巷。

大概我问错了人。 我有些怀疑，老司机和这位先
生是不是姑苏人， 感觉他们有点不爱苏州的样子，不
过也难说，可能是爱之切才这么说也不一定。

我们的交谈正继续着，身边走过几个年轻人，其
中一个大约 30 来岁的男士高声说： 人生要是到了
35 岁还买不起奔驰车便是失败，“那就别混了”，跟
着是信誓旦旦地表达出买房理想。他声音很大，边上
一位上了年纪的环卫工人应该是也听进了耳朵，抬
起头用没有神采的眼睛看着演讲者。

看来年轻人的理想和银行家相去不远， 又或是
“脱域”的不仅是外在的环境，人本身也“脱域”了。 我
突然想起我们这代人上世纪 80 年代的所谓理想……

可能他们是对的吧，连和尚聚居地寒山寺都要收
费了，“文化” 这种
泛泛的说辞， 其实
就是难以表述的虚
幻情愫， 大约只能
在新旧之间漂移游
走了。

夜半客姑苏

用心去查看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去体味每一次微小的美好，就像孩子拿着放大镜一样。 因为学会放大快乐，才
会拥有更多幸福。 赵春青 画

董 宁

长长的发辫飘举在空中， 缓缓垂落， 然后嵌在一座小
城，于是就有记忆中的小巷了。

外婆家住在那座小城，我童年的时光在那里度过。从小
生活在那条深深的巷子里， 对小巷的记忆便是对小城的记
忆。 在童年的印象里，小巷像妈妈甩来甩去的辫子一样美。

那是江南的一座小城，城不大，但清隽明媚，如一弯月
湿淋淋地从水里捞出来，清亮亮地挂在眼前。若小城是一幅
静美的图画，小巷便是画面中灿然的花朵。若小城是一篇恬
适的散文，小巷便是散文里最为恰当的措词了。

小巷探头欲出， 可总是不肯走出来， 像一个妩媚的女
子，羞羞答答在自家门口张望一下，又马上躲进深闺。 小巷
深幽，雅静，在小城住久了，和小巷混熟了，才能触摸到小巷
悠闲的风度。

从繁华的大街走进小巷，像从现实走进了历史，思想也
从激流泻入缓滩，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过往的回味，古香古幽
的感觉，一下子就会涌上来。

小巷幽深，欲穿越它，须有一定的耐心。 慢慢踱入小巷，
走得两腿发酸，眼看前面已经到头了，一转弯，仍是巷陌深深。
看惯了长街的直白，就来这里体验一下小巷深处的美妙吧。

长长的小巷宁静安详。向里走去，往往你的踱步是小巷
唯一的流动，如宁静的黄昏，可以清晰听到自己的足音。 你
环顾小巷的静谧，连一粒尘埃也不放过。小巷打量着你的新
鲜，连一个眼神都看得真切，于是一种微妙的呼应和心与心
的交流便漫洒开来。

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 上面的一串串藤萝像古朴
的屏风，斑驳的苔痕更增添了小巷的凝重与深沉。青砖黛瓦
的缝隙间，蒿草轻轻抖动。 坚实的青石板，给小巷铺上了一
层厚重。门窗上的格子花，在岁月的长廊里给人一种经久的
回味。 微风轻吟，几枝怒放的花朵从墙头摇曳红艳，又是那
样的生动和灵秀。

深入小巷， 会体味到一种独特的闲达。 如果你过度劳
累，就来小巷走一趟。 如果心情烦躁不安，小巷又会让你神
清气爽，心境怡然。

小巷， 那个江南小城的小巷， 滤去了都市的浮华和喧
嚣，花朵一般绽放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时不时生出一份深深
的怀恋和眷念，于是对小巷的回忆便水一样漫上来。在外婆
的呵护中，在小巷的视野里，我的童年编织成了一幅美丽的
画面，小巷便在这画面里开着花，闪着光。

小巷深深

吾家纪事(七则)


